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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科技馆、天文观测站、AI
互动空间⋯⋯近年来，重庆市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不断“上

新”。3D打印、无人机、天文和气象
观测等之前看似遥远的事物，已变

成这所深山小学的学生正在“探索”

的对象。

如何在偏远民族地区开展科技

教育，为那里的学生打开探索科学

世界的大门？这是不少科技教育工

作者正在努力解答的问题。在担任

中益乡小学校长时，刘斌觉得自己

找到了一把“钥匙”——科教融合。

将科学与教育进行有机融合，

全国有不少民族地区正在实践、探

索中。他们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

验？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语文课，也可以是科学课

“糖是如何从甜蔗中提炼而来

的？当糖厂开榨时，空气中时而弥

漫蔗香、糖香，时而会有股难闻的

气味，由淡渐浓，平时让人垂涎的

糖制作时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中蕴含着什么科学原理⋯⋯”这

是许琼容从支教的十月田镇红田

学校附近糖厂得到的语文课“科普

灵感”。

许琼容是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

县第四小学的语文教师，还是昌江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名科技辅导员。

在她眼中，生活处处有科学，随处都

是科普的素材，是带领学生开展科技

实践活动的契机。在黎乡支教的一

年中，她不仅教语文，还试着把科普

和语文，尤其是与写作相结合。

糖厂便是一个结合点。不少学

生平时常路过糖厂，却鲜有人走进

去。许琼容带着学生观察，亲身体验

一车车的甘蔗变成纯净小颗粒的过

程，引导他们去思考，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学生们既增长知识，又有助

于写作，还锻炼了动手能力。

在中益乡小学，任意一堂课都

可以是“科学课”。刘斌告诉记者，学

校在每个年级从相应的教材中选取

1-2篇课文，教师在常规的教学任
务外，适当加入科普内容做引申。以

《雷雨》为例，教师讲到“刮风”“下

雨”时，不仅让学生感受段落层次和

优美语句，还要加以介绍风、雷、雨

等自然现象形成的过程。

在刘斌看来，科教融合的一个

层面便是课堂教学与科学普及的融

合，即将科技教育、科技普及纳入全

学科，使其与课程、课堂有机融合，

与培养目标有机融合，与功能室配

套相融合。用他的话来说，“教学也

是科学的一种普及”。

在刘斌提出课堂教学与科学教

育融合之初，学校不少教师有顾虑，

担心学生能够掌握好课本知识本就

不易，更别说拓展科学的内容。对于

如何融入课堂，教师更是一时没有

头绪。“我们也是一步步试着来，教

师看到学生对引申的科学知识兴趣

浓厚，就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刘

斌说，正是这些课堂和科普融合的

尝试，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了

他们对科学探索的积极性。

科技教育，不只在课堂

但科技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

堂。刘斌认为，科教融合的另一层面

是学校教育与社会上的科技机构进

行融合，形成多层次、人人参与科学

普及的良好氛围，多方协作提升科

技教育的水平。

在中益乡小学，“上新”的除了

共享科技馆、泥塑室、天文观测站等

功能室，还有科学课“教师”。他们中

既有学校自身培养的专职教师，也

有校外科学机构成员。

2021年暑假，中益乡小学还来
了一拨高校教授和专家，带着学生

用天文望远镜“仰望星空”。刘斌清

楚记得当时学生好奇和兴奋的样

子，“孩子们跑过来和我说，从来没

用过这种角度看头顶的天空，觉得

特别神奇”。

如何让校内的资源更有效地补

充、丰富校内教育，也是昌江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主任郭周艳正在思考的问

题。在她看来，在“双减”的背景下，该

活动中心作为一种校外教育机构，对

当地校内教育的补充作用更为凸显，

“学校没有的，我们来做普及；学校有

的，我们要做精做强，做特长培养”。

昌江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自 2007年
成立，逐渐组建起航模、车模、机器人

等多个科技兴趣社团，并与设在昌江

县乡村学校的 12所乡村少年宫建立帮
扶结对关系，每月都会走进乡村少年

宫开展活动。

有的学校比较偏远，开车也需两

个多小时，一路颠簸。“但我们每年要

去，因为那里的孩子渴望看到我们的

科技活动走进校园。”郭周艳说。有的

学校平时科技类活动非常少，活动中

心每次去开展这类活动时，学生都舍

不得离开，对于组装的航模、小机器人

爱不释手，“有的孩子会把送给他们的

航模拿回家放在床头，即便很旧了也

舍不得丢”。

郭周艳记得，最初到乡村学校少年

宫开展航模体验活动时，孩子们很兴

奋。但一说要教他们如何控制航模飞

行，“他们就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一

方面怕航模飞机打到自己，另一方面是

因为缺少自信”。但让她欣喜的是，这些

孩子在活动中心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不

断进步，有的还走上国家级比赛赛场，

获得了全国航模比赛一等奖。

这也让郭周艳更加坚定，校内、校外

教育“两条腿走路”，更能促进科技教育

的发展，丰富学生的科技知识，提高其科

学素养，为孩子们撒下科技的种子。

来自新疆的阿吾提·艾沙不曾想

到，自己会被一次到北京参加的科学

营活动所改变。当时正在巴楚县第二

中学读高二的阿吾提·艾沙，在学校科

技辅导教师的鼓励下，第一次坐上火

车来到北京，并在那次活动的手工航

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这让他“对学习

科学知识有了更多信心”。第二年，他

如愿考入石河子大学。他觉得，“学校

长久以来的科普课程和那次北京的科

普旅行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小小的

科学梦想变成理想。”

让科技教育走得更远，
需要团结更多人

85后青年罗凯如今已在巴楚县第
二中学工作 12年，目前是正高级科技
辅导员。在带领学生参加和开展科普

项目过程中，罗凯感觉自己的知识库

在不断被“掏空”，尽管一直在学习，但

仍不足以满足学生对科学知识的需

求。在他看来，想让科技教育走得更

远，需要团结更多的人。

“我尽己所能把政府部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科普专家和

教师带到学校，希望有更好的师资给

学生带来更丰富的科学知识。”为吸

引更多有志于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人，

罗凯还筹建起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

名师工作室，并组建科技志愿服务

队，吸引校内外更多的人来指导学生

参加科技创新、科学调查体验、科普

剧展演、机器人创意编程等活动。

为让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队伍，郭

周艳跑了不少相关企业、学校等，去洽

谈合作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同时邀请

科技爱好者来活动中心兼职。

“最难找的是学校对口的教师，因

为在校外做科技教育对他们的绩效考

核、评职称等帮助很小，我们只能用科

技教育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来鼓励

他们，一遍邀请不成，有时就‘三顾茅

庐’。”郭周艳说。

郭周艳认为，要促进科技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应成立一个科技辅导员

工作站，对参与的教师在绩效考核、职

称评定等方面给予认定和政策倾斜，

“让老师的工作和成果被看到、被承

认，得到应有的待遇”。

“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教师

水平提高了，才能改变一代又一代学

生。”中益乡小学语文兼科学教师唐大

鹏说，除了让更多教师加入科技教育

的队伍，还需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

“乡村学校的科教融合更需要学习型

教师，以教促学，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和

模式，带给学生全方位的引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天气晴朗的夜晚，栖凤一小的数学教师梁

隆峰有时会骑上电动车回学校。他打开天文教

室，搬出一台 Omni127望远镜，寻找夜空里的
目标。

他喜欢看土星环、木星的条纹、月球上的环

形山和月海。不过，当这名天文社团的指导教师

遇到难题时，还是得远程请教他的师傅、天文社

团的创办者俞利平。

俞利平是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四小的科学教

师。2018年 4月，浙江宁波的扶贫干部、专技人才
等 50多人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这是宁波首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扶贫队伍，

其中唯一一名女性就是俞利平。

尴尬的处境

刚到安龙县栖凤一小，俞利平觉得自己好

像来错了。

她有十几年的科学课授课经验，从 2009年
起开始带天文社团，她希望用丰富的科学课授

课经验帮到贵州的孩子。可是俞利平惊讶地发

现：栖凤一小，没有科学课。

实际上，整个安龙县的小学都没有科学课。

安龙县山地面积占全县的三分之二，当时还是

一个贫困县。

校领导也很惊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派

来一名科学教师。当时栖凤一小才成立两年，就

硬件设施来说，是县里最好的小学，但是师资急

缺。学生们平时主要上语文、数学课，音乐、美

术、体育课倒是也有，但由主科教师兼顾。科学

课，从来没开过。

好在俞利平以前教过数学，她重拾旧业，带

数学教师备课。

但她不甘心。俞利平还是希望教科学，

科学课上不仅教知识，也能启发孩子们的思

维，但又苦于没有实验仪器、实验室。她冒出

一个新想法：创办天文社团。这在别的老师

看来更不切实际：没钱、没设备，拿什么办天

文社团？

俞利平所在的宁波市慈溪四小，自 2009年
起开展天文科普教育。俞利平又要教科学课，又

要带天文社团，每周的课时比语数英等主科教

师还多。

这些年来，俞利平出门时习惯随身带着

两样东西：指星笔和双筒望远镜。安龙县光

污染少，空气质量也不错，有得天独厚的观

测条件。

俞利平开始筹备创建天文社团。她的要求

不高，只希望有一间空教室，别的教师上完课，

借她用一用就行。

事实上，学校也没有多余的教室。按照建设

规划，全校招收 1800名学生，每班 50人，建了
36间教室。全校 20多个社团，除了音乐、美术有
专门教室，其余社团要么在操场活动，要么共用

教室。

在一间音乐教室里，俞利平迎接了第一

批天文社团的孩子。孩子们坐在凳子上，看着

她，沉默地听她讲。俞利平一提问，小脑袋纷

纷垂下。

俞利平此前旁听数学课时发现，本校教师

习惯“早期的教育模式”：老师讲，学生听，连上

课提问都很少，老师偶尔提问，也多是自问自

答。这样的教学模式下熏陶出来的孩子，不敢回

答，不敢提问。

当时，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住校，这成了开展

天文观测的独特优势。周一到周四晚上，别的住

校生上晚自习，天文社团的孩子可以跟着俞利

平在操场上看星星、看月亮。

夜晚的操场，是天文实践课的教室。俞利平

拿着指星笔，绿色的激光刺破夜空，指出星星的

位置。一颗流星划过、看到新奇的天文现象，孩

子们好奇的天性终于又显现出来。

望远镜的魅力

20多个孩子，一部小小的双筒望远镜根本
不够用。而且双筒望远镜观测只比肉眼观测清

晰一点，对于上天文课来说，远远不够。

同到安龙县的 5个宁波干部，周末有时
聚餐。大家听俞利平说起天文社团的近况和

难处，挂职组长、挂职安龙县副县长的蒋建峰

决定，从挂职干部的办公经费拨出 1万元，俞
利平联系相熟的仪器厂家，以成本价买到 4
台望远镜。

俞利平记得，这批望远镜送到学校时，是她

到栖凤一小的第三个月。1台大的，Omni127；
3台小的，80EQ。这下，木星的卫星、土星
环、月球环形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梁隆峰现

在最喜欢用那台Omni127，视野清晰稳定，如
果用 80EQ观测，刚调整好望远镜，天体就跑
到镜头外了，麻烦。

箱子刚送到办公室时，还没引起人注意。俞

利平的办公室在一楼，等她把望远镜组装好，人

们路过办公室，都忍不住看一眼，办公室门口总

有孩子探头探脑。

夜间观测时，孩子们下了晚自习回宿舍，路

过操场，看到望远镜，就开始排队。老师们也兴

奋，跟着排队看。“想来看的，都给他看。”俞利平

说。哪怕到了宿舍熄灯时间，她也允许排队的孩

子看完再去睡觉。

报名天文社团的孩子实在太多了，有位老

师想了个办法：“谁的成绩好，谁去！”

学生的变化

跟孩子们相处久了，俞利平知道，孩子们

的内向还有一层原因。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

打工，他们的心里话没人说，普遍不爱说话，

胆小。

寒假时，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把双筒望远

镜借回家用。新学期开学后，男孩把望远镜还给

俞利平，然后再也没参加过天文社团的活动。单

元测验，他的成绩越来越差。俞利平觉得奇怪。

她找到这个孩子，要当面问问他。

男孩终于告诉她，他不小心把双筒望远

镜弄坏了，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他觉得自己赔

不起。

当时天文社团已经添置了好几台新望远

镜，双筒望远镜很少有人用。俞利平这才发现

旧望远镜出了点问题。她买了瓶胶水，没费多

大工夫就把望远镜修好了。她把修好的望远镜

拿给这个孩子看，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用害怕。

下雨天没法观测，天文社团的孩子挤到她

的办公室，操作、拆装望远镜。俞利平不太在意

毛手毛脚的学生们会不会把设备弄坏，“坏了

就坏了”。重要的是要通过动手操作学到东西，

她对记者感叹了一句：“这里的小孩子操作能

力很强的！”

俞利平还是希望能建一间专门的天文教

室。校长吴秀江记得，俞利平为此找他谈过两三

次。这次他终于答应了，让一个班的学生搬到一

间可容纳 100多人的功能教室，腾出一间普通
教室。

慈溪四小的师生捐款几万元，又添置了

4台望远镜，还剩下一些钱。再加上栖凤一小拨
款 6万元，有了这间俞利平亲自设计，绘有深蓝
色星空、仙女座大星云和大射电望远镜（FAST）
的天文教室。

天文社团开办几个月，不论是校领导还是

普通教师都注意到，天文社团的孩子们变化太

大了。

有个孩子，数学成绩原先六七十分，有时

候不及格。俞利平说：“你这么差的成绩，怎么

学天文？”激将之下，这个孩子的数学考到了

80多分。
有时领导来学校视察，走进天文教室，俞利

平看到有社团的孩子路过，随口叫住：“你过来讲

讲。”孩子们也不怯，从月球到仙女座大星云，侃侃

而谈。

有个孩子的话让俞利平难忘：“自从学了天文

之后，我没那么想爸爸妈妈了。因为我在看那片天

空，我知道爸爸妈妈也在看那片天空。”

给孩子们编一套教材

随着学习深入，孩子们能问出一些“高级”的

问题了。2019年，世界上首张黑洞照片拍摄成功。
孩子们问个不停：“老师，黑洞的照片是怎么拍出

来的？”“光都不能逃出黑洞，怎么能拍到照片呢？”

夜间观测时，俞利平讲到，仙女座大星云距离

地球 200多万光年，这意味着人们此刻观测到的
是它 200多万年前的样子。孩子们又有问题了：
“那它现在还在不在呢？”

有个孩子还跟别的教师说：“老师，你想象一

下，200多万年前，你在哪儿啊？人类在哪儿啊？”
对于俞利平来说，200多万年前的事暂时不

在她的考虑之列。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一同来挂职

的干部，总有人忍不住问她：现在天文社团建起来

了，望远镜买来了，等你走了，怎么办？

俞利平的支教期只有一年（后来延长为一年

半），她开始认真考虑完成那个“未竟”的愿望——

编写一套适合小学生的天文教材。她带天文社团

约 10年了，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材可用，总是上完
这节课就开始考虑下节课的内容。过去因为工作

太忙没时间写，如今难得课时少、有了整块的时

间，她得行动起来了。

俞利平花了一个多月搭建教材的框架，剩下

的就是填充内容。她给自己规定了任务，一天编写

一课。出现在课本上的文字量并不大，但是查阅资

料、核实内容的准确性、调整为适合小学生的操作

方法，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

2019年 10月，俞利平离开前，交给蒋建峰一
个沉甸甸的大红塑料袋，里面是她编纂的教材底

稿。蒋建峰有些意外，他知道俞利平在编写教材，

但他以为只有一本，没想到她一口气写了 3个年
级的 6本教材。

继任者和未来

回到宁波后，又经过一年多的修订，俞利平

编写的 6册《跟我学天文》终于完工，2020年 9
月，俞利平准备把 1500套、9000册教材捐赠给栖
凤一小。

那天，仍在挂职的蒋建峰陪俞利平回了一趟

栖凤一小。

回学校的车上，蒋建峰感觉到，俞利平一直在

压抑自己的情绪。这个不善言谈的女教师，平时很

少流露强烈的感情。在蒋建峰看来，她是个不折不

扣的“女汉子”。宿舍里的蛇虫鼠蚁，教学上的挫

折，都不能让她认输。但那天在车上，她少见地说

了很多话。

一下车，等待迎接她的孩子们冲上来拥抱她。

看到这一幕，蒋建峰觉得：“俞老师就像太阳，这些

孩子们就像小星星围着她。”

每年天文社团报名，总有 200多个孩子想参
加，最后只有 30个孩子如愿。校长吴秀江计划，起
码要再增加两个天文社团，当然，还是要由任课教

师兼顾。

师资紧缺的问题仍在困扰这位小学校长。

虽然栖凤一小尝试推行素质教育，科学、音乐、

体育、美术等课程都开齐，但本校教师的工作量

更大了——或是数学教师兼教科学，或是音体美

等副科教师兼教语文数学。

疫情发生后，栖凤一小取消了住宿制度，天

文社团的孩子们再也没参加过夜间观测，只能

在每周四下午的社团课上过过望远镜的瘾。但

白天可观测的天体太少了，大部分时间只能看

看月球——在望远镜里，晚上的月亮明亮耀眼，白

天的月亮暗淡无光。

梁隆峰想另辟蹊径，他考虑有计划地带孩子

们观测太阳黑子，每周记录一次黑子的位置，看看

会有什么发现。这位数学教师还有一个遥远的愿

望，建一个天文台，未来让安龙县成为天文教育

的高地。

大山里的天文社团

”

自从学了天文之后，我
没那么想爸爸妈妈了。因为
我在看那片天空，我知道爸
爸妈妈也在看那片天空。

“

编者按

科技教育，能为偏远民族地区的孩子带
来什么？可能是推开了一扇窗，启发孩子的
思维，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许是播

下了一粒种子，让科学梦在小小的心灵里生根
发芽；或者是找到了一把钥匙，打开科学探索
之门，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助一臂之力。本期
民族教育，我们特别关注这些“大山里的科学
课”，及其为当地青少年带来的种种变化。

一把科教融合的

﹃
钥匙

﹄

—
—
为偏远地区孩子打开科学探索之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袁 洁 周呈宣 记者 孙庆玲

在新疆巴楚县第二小学开展的天文主题科普教育活动上，学生们观摩科技志愿服务队带来的航天模型。

受访者供图

安龙县栖凤一小天文社团的孩子们在观测太阳黑子。 受访者供图


